
【目錄】 
[查看>顯示文件大綱 即可跳轉] 

 
 



－ 前奏、冀望 － 
又有誰何曾知道，我所想的…… 

  
  
  
　　「妳真是古怪呢。」男人喝著酒，看向身畔一臉不悅的女孩，「帶著一股子令人厭惡的氣息，
但作風卻又意外的光明磊落。」 
  
　　「令人厭惡的氣息？」女孩的嗓音輕輕軟軟的，就像春風拂過一樣，卻也帶著無盡的活力，
「啊啊，你不知道呢。」她輕輕笑著，垂下眼睫，深藏在衣服裡頭的印記，黑色的骷髏，總是宛若
嘲諷一般的笑著。 
  
　　「真是詭異的丫頭。」男人聳聳肩，不再多言，自口袋掏出金幣，拍到桌上後，下了吧台，「下
次有機會再合作吧，希爾妲。」 
  
　　也只有人類，沒有辦法知道吧。 
  
　　她彎起眸子，無聲地笑了。 
  
　　人類，令她深愛又深恨的存在。 
  
  
　　她沒有喝酒，始終就是坐在那兒，酒保見與她同坐的男子走了，開口問：「這位小小姐，您不
跟著您的家人走嗎？」 
  
　　吵雜的環境讓他沒有聽清兩人的對話，他猶疑了一下，還是上前詢問。 
  
　　「不是的唷，他不是我的家人。」 
  
　　家人這種東西，從來就不曾擁有過。 
  
　　更何況，她早就被族人捨棄了。 
  
　　「這樣啊，抱歉，我搞錯了，那麼小小姐，需要喝點果汁嗎？」酒保瞅著女孩，瞧著她端正的
坐姿，想著對方應該也是來自富裕家庭。 
  
　　「不必了，我還有事情，謝謝。」 
  
　　希爾妲朝人微笑致意後，便跳下椅子，離開了吵雜的吧台。 
  
　　算一算，她到底，流離失所了多久了呢？ 
  
　　一個又一個傭兵團，她沒有一個能待得長久的。 
  
　　她的氣息總會引起馬兒們的不安，縱然她在怎麼將自己的存在感縮到最小，最後，還是會
離開本來待著的地方。 
  
  
　　「這處，就沒人了吧……」她走到森林深處，找了棵茂密的樹下坐著，她垂著眸，抬起手，將
頭給取下，放在懷抱裡。 
  



　　她緩緩閉上眼。 
  
　　唇角的笑容很淡，「沒辦法了呢。」 
  
　　好累。 
  
　　她還想要繼續注視著這些短命的物種。 
  
　　他們生活短暫，卻燦爛無比。 
  
　　明耀到讓人羨慕。 
  
　　「那麼，接下來，到哪去好呢？」 
  
　　而她，卻無法企及那樣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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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曲、乍到 －  
死亡與新生 

 
 

　　——最後，還是沒有誰能夠接納我。 

　　女孩悲涼地笑著，任由自體內泊泊流出的混濁血液，她咬牙，翻身上馬，捧著頭騎上愛馬，
往森林奔馳，往無人的森中湖泊而去。  

　　她與她的馬兒相對無言，「約瑟，對不起呢。」  

　　她歪著頭，軟糯的聲音帶著悲痛，「我們必須向彼此道別。」她邊說，邊撫著馬頸，「吶，如果
……如果我不是杜拉罕，就好了呢。」  

　　純黑色的無頭馬匹用頸子蹭了蹭自己的主子，無言地向女孩道別。  

 

　　希爾妲轉身，看向色澤因為深度而呈現湛藍色的廣袤湖泊。  

　　抱著頭顱閉上眼，投身湖中。  

　　纖細嬌小的身軀並未濺起多少水花，更顯得那小小的身體隨時都會消逝那般。她抱著自己
的頭，蜷曲起身體，流出的黑色血液混濁了湖水，湛藍色彷彿被黑暗所侵蝕那般的成了更深的
色彩。 

　　照進湖底的陽光漸漸的被黑色所遮掩，希爾妲感覺到一片黑暗，嘴角帶笑，失去了意識。  

 

　　她沒有歸處。 

　　就連靈魂也是如此。  

　　她感受到自己在一個奇怪的地方，但自己卻只剩下靈魂了。她嘴角牽起無可奈何的笑，一
股子的黏濁感讓她感到難受無比，但卻也僅是如此。 

　　時間就像是停止了那樣，讓她感覺無比漫長。  



　　什麼聲音都沒有。  

　　什麼味道都沒有。 
 

　　就連睜開眼，也是一片黑暗。 

　　寂靜的讓人感到害怕。 

 

　　無限蔓延的黑暗讓希爾妲不可自拔的感到絕望，卻也只能如此忍受這無盡的黑（寂寞）。  

　　當她再次睜眼，卻發現自己是自睡眠中的狀態清醒的。  

　　一頭長髮因為風而吹起，搔得她感覺臉頰癢癢的，這才張開眼。  

　　她茫然地看著這片土地，心中卻已有答案。 

　　她轉身看向身周，這是一片打理得相當整齊的墓地，往南方望去，是一個城鎮。  

　　女孩站起身，將頭放回頸上，懷著忐忑的心思，朝著城鎮走去。  

 

　　「神啊，若這是您最後的憐憫……」  

　　──吾將不會再讓您失望。 

 

 



－ 其一、貪欲 － 

這一切，都讓人心醉不已…… 

 

　　女孩靜靜地坐在圖書館的窗邊，凝著天空的兩輪明月，血紅色的眸子卻沒有太多的情緒，
近乎空白。  

　　「……到這裡，多久了？」  

　　她喃喃自語著，漂亮的銀色短髮在月光下熠熠生輝，隨著她的低頭而微微滑動，爾後，她卻
發現，自己不是在原來的地方了。  

　　她蹙起眉頭，帶著困惑，身高不對，這是她到達涅時的型態、還有髮長也是。  

　　——這裡是哪？熟悉卻又陌生，爾後，一個聲響在她背後響起，血紅的瞳眸微微緊縮，就像
是驚嚇到那般，柔順的長髮也微微炸起，她深深吸一口氣，回頭看去，是一個人類的孩童。  

　　「大姊姊，安迪今天也來了！」孩子笑得燦爛，手上捧著一束鮮花，「這是大姊姊之前想要的
百合花，送妳！」他把那束純白的花捧起，而少女則是身過手，將花束納入懷中，眸中的情緒
不再是平淡無波，而是帶著無盡的溫柔和繾綣思念。  

　　「安迪，你今天這樣跑出來，沒關係嗎？」她的唇角勾起溫柔的笑，就像是鄰家姊姊一樣，眉
眼間盡是對眼前之人的寵溺，「這裡可是森林的深處。」  

　　「那姊姊就陪我去玩嘛！」金髮男孩嘟起嘴巴抱怨，眼中是藏不住的期待，「安迪會帶姊姊
去好多地方玩的！」 

 　　「希爾妲，那個孩子是哪裡來的？」清冷的年輕男聲自森林的另一處傳來，草皮被馬蹄所踏
的聲響隨之傳出，騎馬的青年自高聳的樹後現出身形，「這裡可是我和妳負責的領地。」  

　　他那雙慵懶的金眸和黑色鬆散長辮讓希爾妲一秒認出了身分。 

　　啊啊，對了，就是這個時候，我為這孩子招來了殺生之禍的隱憂。希爾妲歛去眉眼間的情緒
，少女漂亮而同樣帶著霜色一般的聲音自唇中輕緩送出，「這孩子上次迷路，這次又來找我
了。」 



　　「是嗎？」青年眼中帶著打探，「妳……還記得的吧。」他眼中有著些許的擔憂，他知道，他認
定的伴侶、眼前的少女，是如何的深愛著人類。  

　　「嗯、所以，我等等會送他回去的，列恩。」銀白的身影站起身，直挺著腰，姿態優雅宛若貴
族少女。  

  

　　穿著一身白裙，捧著鵝黃百合的希爾妲在列恩眼中就像是聖女一樣的聖潔，神聖而不可侵
犯，卻又帶著淡泊的溫柔，讓人不會不敢靠近。  

　　「大姊姊真的不跟安迪去玩？」藍色的眸子中滿是失望，他低下頭，轉身跑開，「我自己可以
回去，不用大姊姊送。媽媽說了，不可以來這裡……安迪，會乖乖的。」  

　　小小的身影滿是寂落，但他也在這兩人的對話間感覺到了不尋常，再加上那匹駭人的無頭
馬；令他隱隱約約間感覺到，那個銀白的身影在保護著他，所以他也不能辜負她的心意。 

  

　　——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呀、小傢伙。 

　　少女只是瞧了男孩的背影一眼，便轉過頭，在心中予以祝福。 

   

　　「希爾妲。」青年走到少女身畔，輕輕將人擁入懷裡，「我很高興妳為我結束了旅行，選擇在
我身畔常駐。」  

　　希爾妲眷戀的蹭了蹭，汲取戀人身上的氣息，「笨蛋。」冰冷的音色染上了些許溫度，「我也
該是放手了呀，不然……」  

　　他知道、她也知道。  

　　他們族內的禁忌。  

　　「好了，我們回去吧。」列恩低頭，金色的眸子眨了眨，他將纖細的少女抱上馬，爾後自己也
翻身上馬，擁著人回到森林更深處的住處。 



  

  

　　希爾妲若有所思地看著列恩，再看看展現在眼前的景色，這讓她卻信了一件事情。  

　　她想要去挽救自己所犯下的罪孽，如若這是幻境僅是考驗也無妨。 

  

 
* 
 
 

　　少女清冷的面容映在澄澈的湖面上頭，一雙血紅的眼在蒼白的肌膚之下更顯鮮豔，她盯著
湖中著自己始終有些不能適應。  

　　畢竟她保持著短髮女孩的樣貌也不知幾許了。  

　　「希爾妲，過幾日族內有聚會，妳會去嗎？」清冷卻帶著溫度的聲音自少女身後傳來，她回
首，想起之前自己似乎是沒去的吧。  

　　或許做些改變，能挽回一些事情？  

　　她輕輕頷首，「我們一同去吧。」如冰晶一般的嗓音輕輕響起，帶著些許的軟糯，「好久沒有
看到大家了呢。」  

　　「嗯。」列恩笑笑，坐在她身畔，執著木梳為少女編起兩股細細的長辨，爾後將其連同其他
頭髮束起，為她紮了個高度適中的馬尾。  

　　希爾妲甩甩頭，感覺有些重，她疑惑的看著伴侶：「為什麼突然給我綁頭髮？」  

　　「突然想幫妳梳頭而已。」 

 　　這些日子裡，列恩注意到那抹銀白的身影總是帶著化不開的愁緒，他總要找點方法為心愛
之人轉移注意力。 



 　　「唔，很久沒綁頭髮了，有點不習慣呢。」她朝人側頭輕笑，爾後靠到列恩的懷裡，「近日的
名單你處理完了？」  

　　「嗯，我知道妳不喜歡做這些事情，便把妳的也完成了。」金眸裡映著少女的面容，眸子的主
人僅僅一笑帶過。  

　　「這樣你負擔不會很大嗎？」希爾妲遲疑地問，她有些擔憂對方的身體。  

　　列恩聽聞此話，心中感到溫暖無比，他低頭，輕吻帶著淡柔香氣的髮頂，「沒事的，只要妳
無憂無慮，我怎樣也無所謂。」  

　　我願將一切奉獻於妳，許妳一世無憂。 

  

  

　　「我們的生命，好長好久的……若是你厭倦了，要跟我說。」  

　　「不會的，永遠都不會。如果妳也厭倦了活著，我們便一同投入死亡吧。」  

  

＊  

  

　　聚會如期舉行，參加完後，列恩與希爾妲平平順順的回到他們負責的區域，希爾妲繼續過
著整日看書、睡覺、發呆和列恩撒嬌的日子。  

　　時間荏苒，四季嬗遞，少女也說不清她到底在這裡生活了多久的時間，直至一日，她看到城
鎮的方向冒出一團團的黑煙，她看著空蕩蕩的住處，咬咬牙，轉身，翻身上愛馬，朝著城鎮的
方向前進。 

 　　她看到了在路上蹣跚的少年，恍然對方便是多年前誤入森林的安迪，少年看到容顏未變的
銀白身影，嘴唇一顫，放聲大哭。  

　　「大姊姊……拜託妳、拜託妳救救大家，我知道妳有辦法的對嗎？」  



　　少年哀泣著，父母一陸掩護他逃出來，身死在亂箭之下，他卻無能為力。他見到了這熟悉的
身影，情緒一下子放鬆、崩潰了。  

　　「不……」希爾妲苦笑，「我不能。」  

　　她不能干預他們的生死。  

　　更何況她的當初的作為，無比的匪夷所思。  

　　她救了無辜的鎮民，卻放走了那些搶匪。  

　　喔，至於原因？  

　　因為她深愛著這個名為人類的種族，深愛到想要看到他們的百態。  

　　幸福快樂的笑也好、悲慘至極的痛哭也好。  

　　這一切的一切，都讓她——  

　　心醉無比。 

 　　「我可是杜拉罕啊。」少女笑著，將頭顱自頸子上取下，「如今你還想要向我求救嗎，少
年？」她的臉上帶著譏諷的笑，「我們可是死神的化身。」 

 



－ 其二、怠惰 － 

……已經，夠了吧。 

 

 

　　女孩一如往常的行走於街道上，想要更加了解這個地方，邊探索，她與人交談，細聲細氣的
軟糯嗓音，再加上可愛圓潤的臉龐，讓許多住民都笑呵呵的與她聊天、交換所知的情報。 

　　她向人道別之後，捧著頭顱來到墳墓前，陷入迷茫。 

　　這個死亡之地，怎麼會有這樣的地方？她縱然不能理解自己在這個地方醒來的原因，卻也
無可奈何。 

　　正當迷茫之際，眼前景物一花，她赫然發現自己正站在一片花叢之中，手裡抱著一束白色
的花朵，她茫然片刻，聽到有人叫喚她的聲音。 

　　「希爾妲，藥草採到了嗎？那個白色的花——藥師正急著用呢。」男人匆匆奔向她，著急的
問，看到她懷中的花束，這才發現她已經完成藥師的交代了。 

　　「真是的，妳在這裡發什麼呆呀？」男人沒好氣的白了她一眼，眼前的少女懷抱花束的模樣
雖然是美得讓他心動，但他也相當快速得將那種驚艷給壓下去。 

　　──希爾妲是傭兵團裡相當厲害的槍兵，而他可贏不過這個看起來柔弱的少女。 

　　希爾妲撇撇嘴，沒有說什麼，只是垂下經過偽裝成淺藍的眸，她越過男人，走向傭兵團的駐
紮地。 

　　「真是的，這個脾氣……也不知道誰敢娶。」男人在後頭碎念道，但也不敢太大聲。他知道男
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生物，而他也是，他不得不承認少女的美麗足以讓許多人可以為了慾望
拋棄生命。 

　　「奧茲。」屬於少女清冷的聲音輕飄飄的順著風傳到男人耳裡，「我們等等談一下人生理想
吧。」 

　　男人聽到這句話，瞬間噤聲，什麼都不敢再說，加緊步伐跟在希爾妲背後，回到在河邊駐紮
的夥伴身邊。 



　　在男人眼中的少女，純白的裙襬紛飛，與衣裙同色的髮在風中飛揚，那樣的風景，就像一幅
畫一般。 

　　他永遠也無法忘記。 

＊ 

　　「這次任務真沒想到要跑這麼遠啊。」奧茲不耐地說著，他抓抓一頭短髮，顯得相當煩躁。 

　　少女沒有說話，靜靜地坐在馬匹上頭，她的馬兒也進行了偽裝，再加上她對隊伍裡的其他
馬匹也進行了施壓，所以並沒有人察覺出這裡混入了一個杜拉罕。 

　　「確實，我們為了這個任務可是在山裡走了五天了。」團長無可奈何地笑著，他轉頭看向一
臉沉默但卻又專注地注意周遭的希爾妲，調侃奧茲：「你也不學學人家女孩子，多麼認真在工
作。」 

　　「切！」奧茲磨磨牙，卻發現自己無法反駁，只好恨恨的撇過頭，看向前方。 

　　「老大，今天就在前面的湖邊駐紮吧？」前頭探路的人回來報告路況，待所有人來到他所說
的地點，有著大鬍子的團長滿意地笑了。 

　　「這位置選得不錯。」 

 

　　深夜，輪到希爾妲和奧茲守著營火，兩人對坐在營火前，相對無言。忽地，希爾妲聽到有細
小的聲音傳來，她看向聲音來源處，是一群祭司。 

　　她抿抿嘴，眸子有些不安地眨了眨，她拉起帽兜，一言不發地盯著火焰。 

　　「不好意思，我們可借點營火嗎？」為首的祭司開口問道，奧茲看了眼完全不想搭理別人的
希爾妲，嘴角抽了抽，但還是向祭司們表示同意。 

　　金髮祭司一直盯著不言不語的少女，她有些疑惑，但還是開口說：「你們這裡有黑暗的氣
息。」 

　　「啊？黑暗的氣息？你是說我們團裡？怎麼可能，我們可是一同作戰了兩年的伙伴，可從
沒聽說過啊。」 



　　「希望只是我的錯覺吧。」祭司有些困惑，那種氣息隱隱約約的，就像是殘留一樣。 

　　「希爾妲，妳要不要先去睡？」奧茲看向仍舊沒有發言的少女，開口問。 

　　希爾妲抬眸，看向奧茲的眸子寫著不解。 

　　「很少看妳這麼安靜……身體不舒服就先去睡吧，女孩子總有那麼幾天會不方便，不是
嗎？」 

　　希爾妲微微一楞，隨即反應過來，「那我就先去休息了，下次我在幫你多看些時間。」清冷的
聲音染上淺淺的溫度和愉悅，她因為夥伴的善意而感到心暖。 

　　「嗯！快去睡吧。」 

　　金髮祭司看著希爾妲，最後還是什麼都沒有說。 

　　──希望只是他的錯覺。 

＊ 

　　眾人來到了被黑暗生物襲擊的村莊，與祭司們正好同路，也因此希爾妲感到相當不自在。 

　　那時候就是在這裡被發現的吧…… 

　　當年她選擇將這裡的所有人都殺掉，包括一同旅行了兩年的伙伴，但這次…… 

　　正當她恍神，金髮的祭司卻走到她面前，將她的帽兜拉下，露出她如白瓷般的臉，「妳到底
是『什麼』？」 

　　「我？我不是什麼。」希爾妲有些不滿於對方的行動，但她也只能沉下氣來，冷靜地和人對
話。 

　　「妳的眼睛剛剛閃過紅色，妳的眸色，並非淺藍吧。」 

　　「啊？那邊的，你不要騷擾我們家傭兵團之花好嗎？」團長和奧茲走向似乎要起衝突的二人
，奧茲自然而然地將希爾妲帶到身後，以保護之姿站在那裏。 



　　「我確認這個人並非人類，是死靈生物。我想她是因為懼怕陽光才整日遮遮掩掩的。」 

　　「什麼？」 

　　希爾妲將手放到陽光之下曬了一陣子，皮膚很明顯地紅了起來，但卻沒有像祭司所言那般
受傷，她收回手，「這下子你明白了嗎？我怕曬。」她冷冷地說道，轉身離開。 

　　其實她也很懶的解釋，只要殺光就沒事了。 

　　但她已經不想再殺人了。 

　　她對於這件事情感到厭煩無比。 

　　「怎麼可能……！」 

　　祭司的面容扭曲了下，雖然他將情緒收斂的很快，但卻也引起了希爾妲和奧茲的注意。 

　　「嘖嘖，雖然妳很暴力，但也意外的嬌貴呢。」奧茲看了看希爾妲，不禁感嘆道，「果然是個
嬌嫩的小姑娘。」 

　　「比起感嘆這個，你還不如去娶個媳婦回家。」少女揚起嘲諷地笑，轉身打算回去，錯過祭司
身畔時，她朗聲道：「杜拉罕根本就不畏懼陽光。」 

　　祭司瞪大了眼，看向少女大無畏的臉，不禁顫抖了下，不知是怕或是怒的，「異教徒。」他最
後也只能狠狠地咬牙。 

　　無頭騎士在他們的界定中，相當模糊。 

　　幾乎可以同等死神的存在，又同時是死靈生物的他們，擁有強大的力量，雖然他可以奮起
殺了眼前的少女，但難保會引來其他杜拉罕圍剿他們。 

　　杜拉罕行經的路上，不會有任何存在能夠抵擋他們。 

　　他看著放棄去掩飾身分的少女，感到相當迷惘。 

　　「妳是杜拉罕？」奧茲乾巴巴的開口，他看著眼前如同嬌嫩花朵般美麗柔弱的少女，心情不
禁矛盾了起來。 



　　希爾妲只是揚唇，一雙淺藍的眼染上艷麗的紅，她的愛駒在她的召喚之下到來，她翻身上
馬，揚長而去。 

　　她已經累了。 

　　不願再去猜測那些人類的心思。 

 



－ 其三、憤怒 － 

……我所厭惡的。 

 

 

　　「對了，我們等等去那裏可好。」希爾妲的指尖指向另一端的山巒，「反正，列恩你事情都做
完了，對嗎？」少女笑著對伴侶說道，青年無奈一笑，抬手揉了揉希爾妲的頭。 

　　「既然你想去，那就走吧。」他邊說，將少女抱上馬，自己也隨後跨馬而上，擁著懷中人，伴
隨山間涼爽的風前行。 

　　「總覺得會被你寵壞呀。」希爾妲笑著道，心中卻是滿滿的不捨，她知道這樣的體驗，在這次
的事件結束之後，就又要消失了。 

　　──而且她恐怕，要失去他了。 

　　行進間，兩人說說笑笑的，突然，列恩看向後方，他輕輕拍了拍馬兒，馬匹隨著主人的意志
停下。 

　　「那邊有聲響。」 

　　希爾妲放在膝上的雙手握了握拳，「是什麼？」她照著記憶中的回答回話，看著列恩蹙起的
眉間，不安地問。 

　　「希莉，你先在這裡等。」他翻身下馬，手中的武器隨著他的力量凝聚兒現形，「我去探探。」 

　　希爾妲茫然地看著青年的背影，她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現在的情況。 

　　「喔，沒想到，這裡會有與死神相同身分的杜拉罕在啊。」伴隨著一個自樹林後的身影走出
來，清脆的女聲中帶著興奮，「吶，杜拉罕的頭，值多少錢啊？」 

　　「你是白癡嗎，杜拉罕頭跟身體本來就分開的。」另一人跟在女性身後，臉上滿是鄙夷，「應
該問，殺了杜拉罕有沒有好處吧。」  

　　「沒有好處吧？」她伸了伸懶腰，「畢竟，死靈系的，死亡就是消亡啊。」 



　　「這麼說也是，但也可以讓我們這個搭檔組合，更上一層樓吧。」 

　　列恩皺著眉，「你們有何目的？」 

　　「喔？我們只是路過呀，但沒想到，會遇到這麼稀有的獵物啊……喔，還是一次遇見兩個
呢。」女性笑咪咪地說道，她解開罩在身外的袍子，「不知道，身為大祭司第一弟子的我，有沒
有辦法成功殺掉杜拉罕呢？」她邊說，抽出法杖。 

　　雖然說這是試煉，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希爾妲低著頭，忖度著。 

　　──但我，還是無法改變。 

　　她舉起由漆黑的長槍，雙腿夾緊馬腹，直直衝向那名身穿祭司服的女性，毫無猶豫的刺擊。 

　　「什……」女性閃過身，勘勘躲過自腰際擦過的槍尖，眸子閃過驚慌，「這下子，我可得重新
定義杜拉罕了啊。」她勾起笑容，「有趣，原來你們的武器也不是鐮刀而已啊。」 

　　「希爾妲，退下！」列恩看著眼前的人類女性開始凝聚聖光，不由喊伴侶的名字，「太危險了
，這邊由我來就好。」 

　　「列恩，我好歹也是杜拉罕。」她輕輕一笑，「既然會有人類把我們當成獵人頭的目標？太可
笑了。」她甩了下長槍，專注地盯著眼前的五名人類。 

　　長槍破空的聲響宛若號角響起那般，列恩也隨之揚起笑容，「這麼說，也是呢。」 

　　「杜拉罕所經之途，任何事物都要為我等讓路！」 

　　二人異口同聲地喊，希爾妲繼續緊盯著自稱為大祭司弟子的人，拿著槍身的手一抖，挽出
細密的擊刺，令女祭司不得不中止聖光的凝聚，試著閃躲，而人類的同夥也拿出刀劍為她回護
，卻不料列恩在此時也舉劍向他們橫斬，硬生生地將他們與女性祭司劃開距離。 

　　「該死！這樣蘭雅會被殺掉！那女人根本沒什麼近身戰的技巧！」 

　　「妳知道為什麼我生氣嗎？」希爾妲在使出密集的攻擊之下，仍游刃有餘的說著話，就像是
聊天那樣，「我確實很喜歡人類，但是，」她邊說捅穿了女性祭司的右肩，「被騎到頭上來，可就
不太好了呢。」 

　　女人發出慘叫聲，她再也無力去凝聚力量，隨著希爾妲抽出長槍，她連聲音也無法發出來，
坐在地上，狼狽地往後爬。 



　　「讓我再多看一點呀。」希爾妲笑著，她側著頭，「你們人類的百態，我最喜歡了。」 

　　絕望、喜悅、憤怒、貪婪……啊啊，多麼令人嚮往的情緒啊。 

　　「媽的，杜拉罕都這麼強嗎？」劍士吃力的抵擋著一次比一次大力的砍擊，感覺虎口都發麻
了，他們四對一，卻一點優勢都沒有。 

　　「比起這個，蘭雅好像快死了。」戰士無奈地苦笑，「早知道就把她拉回來了，這下好了，闖
進杜拉罕的地盤，還惹火他們。」 

　　「列恩，玩夠了，快點收拾吧。」希爾妲高舉長槍，一槍貫穿女人的心臟，她任由血液漸到自
身身上，隨意抹了抹，意興闌珊的說。 

　　「這麼說也是呢。」列恩看著伴侶的樣子，輕輕笑了笑，他最愛伴侶既愛人類但又會無情虐
殺他們的樣子了，「暗藤。」他張口唸了聲，地面竄出黑色藤蔓將四人給束縛住，「我現在給你
們機會。」 

　　「選擇活著離開，還是死在這裡？」列恩問道，他實在是沒有興致去殺外來者。 

　　「殺了吧，何必問。」希爾妲在他們張口回答前，笑著道。 

　　「等、等等！我們、我們會離開的！請放我們走！」 

　　希爾妲輕輕一笑，「想必以人類的個性，回去了會找人來討法我們，那麼麻煩的事情，我幹
嘛不斬草除根。」 

　　她邊說邊舉起長槍走過去，列恩卻先一步用手上的巨劍將人砍死。 

 

　　「好了，我們走吧，時間還早呢。」列恩笑著牽起希爾妲的手，帶著人頭也不回地離開。 

　　「嗯！」 

 



－ 其四、傲慢 － 

遵從意志又何妨？ 

  

 

　　「有人跟你說過，你很討人厭嗎，希爾妲？」 

　　說話的女人臉上帶著厭惡，金色的長髮帶著微微的捲度，她有著漂亮的棕色眼眸，但說出
的話語卻與溫婉的面容完全相反。 

　　「那又如何？」少女鮮紅的雙眼沒有任何情緒波動，她清冷的嗓音亦與表情一樣，不帶一絲
溫度，「我做好了我的工作，而妳卻是央求其他人為妳做事，以顯得自己與眾不同……不覺得
很可笑嗎？」她說著，漂亮細緻的五官柔和了起來，臉上帶笑，「妳，不過是個廢物，我說的有
錯？」 

 　　「妳！」 

　　「好了艾蓮娜，別老是找希爾妲麻煩。」在一旁本來還在看戲的劍士無奈開口勸道。 

　　比起資歷，白髮少女先金髮女性來一年；論實力，他還沒見過希爾妲輸給任何人；論容貌，
不得不說雖然艾蓮娜也是漂亮的女性，但比起精緻度卻遠遠不及希爾妲。 

　　團內的每個成員都很喜歡希爾妲，畢竟她雖然性格清冷，但是能力一流，有什麼事要幫忙
也是二話不說就提起長槍去支援夥伴。 

 　　「說什麼呢！是誰先找誰麻煩的？要不是她，我任務就能順利完成了！」 

　　聽到爭吵走下樓的傭兵團團長見愛將被找麻煩，翻了個白眼道：「艾蓮娜，雖然希爾妲年紀
比妳小，但她也算是妳在這個團隊裡的前輩，最好尊重點。」她頓了頓，笑道，「再者，妳確實是
廢物。要是希爾妲沒去救妳，妳還能在這邊像她叫囂嗎？」 

　　「這……」艾蓮娜緊咬下唇，捏緊拳頭，看著始終淡然的少女，她不甘心，這團隊裡的男人的
心幾乎都向著這胸部發育不完全的黃毛丫頭！ 

 　　「論年齡，其實我比她還大就是了，薇特。」 



　　「喔？」團長眨眨眼，有些訝異地看著身材嬌小的少女，「敢問我們家台柱今年芳齡幾許？」
這樣一來，希爾妲的強大就有解了。 

　　「嘛，如果妳打贏我，我就告訴妳。」希爾妲狡黠一笑，優雅的端起放在桌上的紅茶，「下個
任務，我一個人就夠了吧。」她邊說，放下茶杯，「這種老是要對我怎樣的搭檔，我不收。」她頓
了頓，又道：「補貼獎金我也不收。」 

　　「嘖，好吧，妳就自己去吧。」她本來期望愛將可以帶帶新人，但是新人白目到她後悔因人情
讓人入團。 

　　說起來，艾蓮娜除了總是請團員幫她忙之外，似乎沒有實質性的功績啊。思及此，她皺起眉
頭，覺得自己當初真的就是不該心軟。 

　　艾蓮娜眼角抽了下，沒想到真的有人會這麼不留情面，不服軟的開口，歇斯底里的回敬希
爾妲的話。 

 　　「妳這麼傲慢，遲早會死在外頭！」 

　　死在外頭？希爾妲輕嘆一聲，回過頭，第一次正眼看向艾蓮娜，似笑非笑的看著女性，「或
許，那是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真的有什麼讓她會就此死去的話，那也是不錯的選擇。 

　　甚至對她來說，是絕佳的一條道路。 

  

　　在她選擇與種族使命背道而馳的道路時，身上的印記讓她再也無法回到族裡，或許死去回
歸虛無，對她來說才是最正確的。  

　　也是她對列恩的，贖罪。 

 　　——答應我，好好活下去。 

  

　　青年那溫暖的嗓音，留下的最後一句話，不是怨恨，不是後悔，而是對她的眷戀以及不捨。 



　　她真的很後悔，為什麼當初要愛著人類這樣的物種。  

　　但她卻仍舊無法放手。 

 　　為什麼她像是受了詛咒一般，深深的愛著這個短命種呢？ 

 



－ 其五、貪欲 － 

更多、更多……直到我不能承受，我都還是不想放手 

   

　　「希爾妲，妳的伴侶因妳而死。」男性杜拉罕看著面容沉靜的少女，冷冷淡淡的道，「杜拉罕
的誕生已經如此不易，而妳卻愛著短命的種族。」 

 　　他雙腿交疊，姿態從容，很冷靜地述說著事實。  

　　「從此以後，妳不得回到族裡。」 

 　　希爾妲抬眸，腥紅的眸子裡終是沒有一絲情緒洩漏。  

　　男人輕輕一嘆，本來他還想，雖然希爾妲犯了重罪，但她的實力在族裡也是數一數二的頂
尖，但如今對方的態度，讓他不能留任何後路給對方。 

 　　他不能，也不被允許。  

　　「即便妳走投無路。」  

　　他是這個族群的長老，必須以族為重。  

　　「像妳這樣的存在，只會害得我們滅族。」  

　　男人站起身，頭也不回地離開曾經屬於少女與逝去的同族的領地，準備再分配人手來這
裡。  

　　直至男人消失在視線裡，希爾妲才跪坐在地，將頸項上的頭拿起，抱在懷裡，不讓任何人看
見那無法停止的哭泣。  

　　突然，她感覺脖子一陣疼痛，少女茫然的停止了哭泣，她將頭捧起，面對自己的身體，發現
頸項上多了一個深色的印記，整體為黑，一個骷髏頭被鎖鏈纏繞著，看來即為不詳。 

 　　她怔怔的看著印記，隨即笑了出來，伴隨著瘋狂的笑聲，她站起身，招來愛馬，「這裡不能
待了……嗎？」  



　　她將頭回頸項上，拿起繃帶纏繞纖細的頸子把印記掩去，向著人類的城鎮前行。  

　　這一切的記憶，令她痛苦不已，更令她不想要去改變。  

　　她深深渴望著人類的各樣形態，而此刻她渴求著他們的── 

　　絕望。 

 

 

 



－ 其六、忌妒 － 

期望生命燦爛炫目，是從來也無法擁有的奢望之夢 

  

　　希爾妲提著能夠裝下她的頭的大小的金色鳥籠，在裏頭放了柔軟的枕頭，讓她能夠安然舒
適的枕在上頭。 

 　　其實在這之前她也試過其他容器，但總被吐槽，直至這個華麗精緻的鳥籠，她的對外形象
才訂了下來。 

 　　「歡迎來到達涅。」她站在墓園的門口，看著一臉茫然的準住民，「吾名希爾妲，是此地的領
路者。」 

 　　她看著默默跟上自己的狼人，也沒有再多說什麼，提著鳥籠，踏上青石磚鋪成的道路，靜
默無比。  

　　「唉還真是，要不是小姑娘妳提著自己的頭，我還以為我只是到個普通的人類城鎮呢。」狼
人砸砸嘴巴，空氣中有著許多氣味，剛烤好的麵包、濃郁的咖啡香，甚至還有各式料理的香
氣。  

　　「這裡沒有人類。」她細聲細氣的解釋，女孩樣貌的杜拉罕沒有將鳥籠轉方向好讓她看的見
身後的狼人，「只有暗墮者，有機會來到這裡。」 

 　　狼人一愕，訝異於少女所言，「所以，我們是真的……」  

　　「是的，此處為暗墮亡者歸所。」 

 　　──神給予我等的最後慈悲。  

　　她轉過身，沒有在言語，直到偶爾身後的狼人開口詢問，她才回答。 

 　　結束了這次的引導之後，略感疲倦的希爾妲抱著頭坐在圖書館窗邊的位置，隨著意識漸漸
模糊，她想起了某次的試煉。 

  



＊  

　　她，曾經也試著用自己本來的身分想要與人類相處，卻發現沒有人願意接納。  

　　「走開！無頭騎士是帶來不幸的種族！」 

 　　「在靠近我們就殺了你！」  

　　在憤怒激烈的語氣之下，是全然的顫抖著恐懼。  

　　她從來只能獲得恐懼。 

 　　但卻在某次看到狼人甩著尾巴豎著耳朵，毫無任何遮掩的走在街上，那隻狼人卻沒有被鎮
民所厭惡，相反的，他們很和善的語他打招呼，甚至還會有些小孩子塞水果給他。 

 　　為什麼同樣是非人，她卻必須掩藏自己真實的種族，才能得以與人類好好相處呢？ 

 　　那一次她幾乎是精神恍惚地走上前，抓住那個狼人，惡狠狠地問：「為什麼你有這種待
遇？」她邊說，甚至邊解開頸項上的絲帶，當眾將頭拿下來。 

 　　「為什麼我如此喜歡人類卻受到厭惡，而你卻被他們所接納？」 

 　　她邊說，眼淚情不自禁的落下，「明明我深愛著這個種族。」 

 　　「說什麼話啊妳，杜拉罕就該有杜拉罕的樣子。」狼人歪了歪嘴巴，不屑地笑了，正準備推
開眼前這個嬌小的身軀，卻發現突然動不了。 

 　　「那麼，我現在取了你的性命，就符合了吧？」她笑著，宛若影子的黑霧緊繞住狼人，「不過
是個狼人而已。」  

 　　而試煉之時，她選擇了離開那座城鎮，不願再從人類的眼中看到厭惡，那怕是自欺欺人也
好，她仍舊希冀著，會有誰能夠接納她。  

　　誰都好。 

 



－ 其終、抉擇 － 

恍然發覺，本心從未改變 

  

　　在經歷過這些試煉之後，希爾妲發現，她做出的事情，幾乎與原來的軌道一樣。  

　　她自嘲一笑，除了她深愛著人類這點從未改變過之外，她似乎就只是個享受於人類的情緒
變化的剝奪者。  

　　她靜靜地走在青石板鋪成的街道上，看著往來居民各自做著各自的事情，有些茫然，望著
身畔的事物，有些熟悉，有些陌生。  

　　但是莫名的，心卻不如以往的忐忑，就像是有了歸宿一般。  

　　「希爾妲！要不要嚐嚐這甜點？是新住民做的，似乎是我們所處時代沒有的食物呢！」  

　　就在她沉思之時，一旁烘焙坊的老闆對著女孩喊道，對方見希爾妲轉過頭來，揚起大大的
笑容，「吃吃看？」 

 　　「謝謝你，藍藍。」希爾妲接過糕點，有些遲疑地輕咬一口，在口中散開的烏龍茶香氣讓她
不經挑起眉毛，「這倒是挺好吃的。」她從沒想過可以將烏龍茶加入糕點呢。 

 　　「不客氣！哎，話又說回來，你頸子上的印記樣子變了呢，看來妳也正式成為這裡的住民
了。」 

 　　希爾妲茫然地摸摸頸子，「變成怎樣？」 

 　　「以往是黑色的，現在則成為淺淡的銀白呢。」藍藍打量著印記，「等等、銀白色……我記得
沒錯的話，似乎從來沒有轉化成銀白色的呢，大家的頂多顏色變淺而已。」  

　　「或許，是這片土地希望我做點甚麼吧？」 

 　　才剛說完，她忽然「感覺」到有新的住民即將到來。 

 　　「藍藍，我等等再回頭找你！」她向人揮揮手，來不及等對方的回應便奔向在城郊的墓園。 



 　　她看著一個身影從透明到實體，明白了自己在漫漫生命中的新目標。  

　　「歡迎來到達涅。」她微笑，拉拉裙襬，向眼前的人行禮，「吾乃引路者，希爾妲。」 

 

 

End, if…? 

​ 

 


	　　女孩悲涼地笑著，任由自體內泊泊流出的混濁血液，她咬牙，翻身上馬，捧著頭騎上愛馬，往森林奔馳，往無人的森中湖泊而去。  
	　　她與她的馬兒相對無言，「約瑟，對不起呢。」  
	　　她歪著頭，軟糯的聲音帶著悲痛，「我們必須向彼此道別。」她邊說，邊撫著馬頸，「吶，如果……如果我不是杜拉罕，就好了呢。」  
	　　純黑色的無頭馬匹用頸子蹭了蹭自己的主子，無言地向女孩道別。  
	 
	　　希爾妲轉身，看向色澤因為深度而呈現湛藍色的廣袤湖泊。  
	　　抱著頭顱閉上眼，投身湖中。  
	　　纖細嬌小的身軀並未濺起多少水花，更顯得那小小的身體隨時都會消逝那般。她抱著自己的頭，蜷曲起身體，流出的黑色血液混濁了湖水，湛藍色彷彿被黑暗所侵蝕那般的成了更深的色彩。 
	　　照進湖底的陽光漸漸的被黑色所遮掩，希爾妲感覺到一片黑暗，嘴角帶笑，失去了意識。  
	 
	　　她沒有歸處。 
	　　就連靈魂也是如此。  
	　　她感受到自己在一個奇怪的地方，但自己卻只剩下靈魂了。她嘴角牽起無可奈何的笑，一股子的黏濁感讓她感到難受無比，但卻也僅是如此。 
	　　時間就像是停止了那樣，讓她感覺無比漫長。  
	　　什麼聲音都沒有。  
	　　什麼味道都沒有。 
	　　就連睜開眼，也是一片黑暗。 
	　　寂靜的讓人感到害怕。 
	 
	　　無限蔓延的黑暗讓希爾妲不可自拔的感到絕望，卻也只能如此忍受這無盡的黑（寂寞）。  
	　　當她再次睜眼，卻發現自己是自睡眠中的狀態清醒的。  
	　　一頭長髮因為風而吹起，搔得她感覺臉頰癢癢的，這才張開眼。  
	　　她茫然地看著這片土地，心中卻已有答案。 
	　　她轉身看向身周，這是一片打理得相當整齊的墓地，往南方望去，是一個城鎮。  
	　　女孩站起身，將頭放回頸上，懷著忐忑的心思，朝著城鎮走去。  
	 
	　　「神啊，若這是您最後的憐憫……」  
	　　──吾將不會再讓您失望。 
	 
	 
	－ 其一、貪欲 － 
	這一切，都讓人心醉不已…… 
	 
	　　女孩靜靜地坐在圖書館的窗邊，凝著天空的兩輪明月，血紅色的眸子卻沒有太多的情緒，近乎空白。  
	　　「……到這裡，多久了？」  
	　　她喃喃自語著，漂亮的銀色短髮在月光下熠熠生輝，隨著她的低頭而微微滑動，爾後，她卻發現，自己不是在原來的地方了。  
	　　她蹙起眉頭，帶著困惑，身高不對，這是她到達涅時的型態、還有髮長也是。  
	　　——這裡是哪？熟悉卻又陌生，爾後，一個聲響在她背後響起，血紅的瞳眸微微緊縮，就像是驚嚇到那般，柔順的長髮也微微炸起，她深深吸一口氣，回頭看去，是一個人類的孩童。  
	　　「大姊姊，安迪今天也來了！」孩子笑得燦爛，手上捧著一束鮮花，「這是大姊姊之前想要的百合花，送妳！」他把那束純白的花捧起，而少女則是身過手，將花束納入懷中，眸中的情緒不再是平淡無波，而是帶著無盡的溫柔和繾綣思念。  
	　　「安迪，你今天這樣跑出來，沒關係嗎？」她的唇角勾起溫柔的笑，就像是鄰家姊姊一樣，眉眼間盡是對眼前之人的寵溺，「這裡可是森林的深處。」  
	　　「那姊姊就陪我去玩嘛！」金髮男孩嘟起嘴巴抱怨，眼中是藏不住的期待，「安迪會帶姊姊去好多地方玩的！」 
	 　　「希爾妲，那個孩子是哪裡來的？」清冷的年輕男聲自森林的另一處傳來，草皮被馬蹄所踏的聲響隨之傳出，騎馬的青年自高聳的樹後現出身形，「這裡可是我和妳負責的領地。」  
	　　他那雙慵懶的金眸和黑色鬆散長辮讓希爾妲一秒認出了身分。 
	　　啊啊，對了，就是這個時候，我為這孩子招來了殺生之禍的隱憂。希爾妲歛去眉眼間的情緒，少女漂亮而同樣帶著霜色一般的聲音自唇中輕緩送出，「這孩子上次迷路，這次又來找我了。」 
	　　「是嗎？」青年眼中帶著打探，「妳……還記得的吧。」他眼中有著些許的擔憂，他知道，他認定的伴侶、眼前的少女，是如何的深愛著人類。  
	　　「嗯、所以，我等等會送他回去的，列恩。」銀白的身影站起身，直挺著腰，姿態優雅宛若貴族少女。  
	  
	　　穿著一身白裙，捧著鵝黃百合的希爾妲在列恩眼中就像是聖女一樣的聖潔，神聖而不可侵犯，卻又帶著淡泊的溫柔，讓人不會不敢靠近。  
	　　「大姊姊真的不跟安迪去玩？」藍色的眸子中滿是失望，他低下頭，轉身跑開，「我自己可以回去，不用大姊姊送。媽媽說了，不可以來這裡……安迪，會乖乖的。」  
	　　小小的身影滿是寂落，但他也在這兩人的對話間感覺到了不尋常，再加上那匹駭人的無頭馬；令他隱隱約約間感覺到，那個銀白的身影在保護著他，所以他也不能辜負她的心意。 
	  
	　　——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呀、小傢伙。 
	　　少女只是瞧了男孩的背影一眼，便轉過頭，在心中予以祝福。 
	   
	　　「希爾妲。」青年走到少女身畔，輕輕將人擁入懷裡，「我很高興妳為我結束了旅行，選擇在我身畔常駐。」  
	　　希爾妲眷戀的蹭了蹭，汲取戀人身上的氣息，「笨蛋。」冰冷的音色染上了些許溫度，「我也該是放手了呀，不然……」  
	　　他知道、她也知道。  
	　　他們族內的禁忌。  
	　　「好了，我們回去吧。」列恩低頭，金色的眸子眨了眨，他將纖細的少女抱上馬，爾後自己也翻身上馬，擁著人回到森林更深處的住處。 
	  
	  
	　　希爾妲若有所思地看著列恩，再看看展現在眼前的景色，這讓她卻信了一件事情。  
	　　她想要去挽救自己所犯下的罪孽，如若這是幻境僅是考驗也無妨。 
	  
	　　少女清冷的面容映在澄澈的湖面上頭，一雙血紅的眼在蒼白的肌膚之下更顯鮮豔，她盯著湖中著自己始終有些不能適應。  
	　　畢竟她保持著短髮女孩的樣貌也不知幾許了。  
	　　「希爾妲，過幾日族內有聚會，妳會去嗎？」清冷卻帶著溫度的聲音自少女身後傳來，她回首，想起之前自己似乎是沒去的吧。  
	　　或許做些改變，能挽回一些事情？  
	　　她輕輕頷首，「我們一同去吧。」如冰晶一般的嗓音輕輕響起，帶著些許的軟糯，「好久沒有看到大家了呢。」  
	　　「嗯。」列恩笑笑，坐在她身畔，執著木梳為少女編起兩股細細的長辨，爾後將其連同其他頭髮束起，為她紮了個高度適中的馬尾。  
	　　希爾妲甩甩頭，感覺有些重，她疑惑的看著伴侶：「為什麼突然給我綁頭髮？」  
	　　「突然想幫妳梳頭而已。」 
	 　　這些日子裡，列恩注意到那抹銀白的身影總是帶著化不開的愁緒，他總要找點方法為心愛之人轉移注意力。 
	 　　「唔，很久沒綁頭髮了，有點不習慣呢。」她朝人側頭輕笑，爾後靠到列恩的懷裡，「近日的名單你處理完了？」  
	　　「嗯，我知道妳不喜歡做這些事情，便把妳的也完成了。」金眸裡映著少女的面容，眸子的主人僅僅一笑帶過。  
	　　「這樣你負擔不會很大嗎？」希爾妲遲疑地問，她有些擔憂對方的身體。  
	　　列恩聽聞此話，心中感到溫暖無比，他低頭，輕吻帶著淡柔香氣的髮頂，「沒事的，只要妳無憂無慮，我怎樣也無所謂。」  
	　　我願將一切奉獻於妳，許妳一世無憂。 
	  
	  
	　　「我們的生命，好長好久的……若是你厭倦了，要跟我說。」  
	　　「不會的，永遠都不會。如果妳也厭倦了活著，我們便一同投入死亡吧。」  
	  
	＊  
	  
	　　聚會如期舉行，參加完後，列恩與希爾妲平平順順的回到他們負責的區域，希爾妲繼續過著整日看書、睡覺、發呆和列恩撒嬌的日子。  
	　　時間荏苒，四季嬗遞，少女也說不清她到底在這裡生活了多久的時間，直至一日，她看到城鎮的方向冒出一團團的黑煙，她看著空蕩蕩的住處，咬咬牙，轉身，翻身上愛馬，朝著城鎮的方向前進。 
	 　　她看到了在路上蹣跚的少年，恍然對方便是多年前誤入森林的安迪，少年看到容顏未變的銀白身影，嘴唇一顫，放聲大哭。  
	　　「大姊姊……拜託妳、拜託妳救救大家，我知道妳有辦法的對嗎？」  
	　　少年哀泣著，父母一陸掩護他逃出來，身死在亂箭之下，他卻無能為力。他見到了這熟悉的身影，情緒一下子放鬆、崩潰了。  
	　　「不……」希爾妲苦笑，「我不能。」  
	　　她不能干預他們的生死。  
	　　更何況她的當初的作為，無比的匪夷所思。  
	　　她救了無辜的鎮民，卻放走了那些搶匪。  
	　　喔，至於原因？  
	　　因為她深愛著這個名為人類的種族，深愛到想要看到他們的百態。  
	　　幸福快樂的笑也好、悲慘至極的痛哭也好。  
	　　這一切的一切，都讓她——  
	　　心醉無比。 
	 　　「我可是杜拉罕啊。」少女笑著，將頭顱自頸子上取下，「如今你還想要向我求救嗎，少年？」她的臉上帶著譏諷的笑，「我們可是死神的化身。」 
	 

